
世界大了，什么人都有。
怎么形容她呢，糊涂？肯定

不是；聪明？似乎也谈不上；不
幸？绝对没有，她算是衣食无
忧，不操心地过着日子；幸福？
不像，在她脸上从未看见奕奕
的神采。

年轻时候起，她就学会尽
一切努力为自己谋求利益。人
谁不为己？这原无可厚非，只是
她谋求利益的方法是——— 每到
一个单位，就迅速和单位主要
领导搞好关系。人在职场，这个
原则也没大错。不过她搞好关
系的手段并非通常的敬业乐
业、卖力工作，相反，什么急难
险重任务压头的时候，你都看
不见她的身影，单位里最悠闲
的永远是她。她的优势是，能喝

能闹，帮领导陪客人，唱歌跳
舞，应酬，穿得花蝴蝶一样。再
有必要的时候，她也可以对领
导付出点别的什么。

当然，并非所有的领导都吃
这一套，但是总有领导吃这一
套。一把手不吃，二把手吃，她不
是所有人的茶，但会是某类人的
那杯茶。那某类人，似乎还是一
个很大的群体。

所以她调动了几个单位，到
哪里都如鱼得水。

再说说她利益的争取。每
次帮领导陪完客人，或者“付
出”了点什么之后，她会迅即暗
示或明示要求回报，或者单位
派发的一件衣服、一套化妆品、
一张购物券，或者领导签报的
几百元发票，钱货两讫，干净利

落。她从来不会对领导提出职
位晋升、调换部门、外派学习这
类“大”的要求，领导也欣赏她
的“懂事”，因为以她的工作表
现，提拔或者重用，实在难以服
众。而小恩小惠，她每每遂愿。

她喜欢这种生活，轻松惬意
地赚钱，工资一分不少，看别人
忙着进修、考证、参加技术比武，
她笑嘻嘻地说：看你这么辛苦，
真让人着急！

后来，情况就不那么妙了，
她年纪渐大，姿色渐衰，“交际”
场合不那么需要她了，这些年经
营的人际关系也仅限于和几个
领导，铁打的营盘流水的领
导，人家一走，她这杯茶就凉
了，但是爱占小便宜的毛病她
却落下了。请同事买个东西、

借个物件，不是不给钱就是忘了
还，开始没人计较，日子一长，谁
也不是傻子，大伙都不大待见
她。

人到中年，她一无职称，二
无级别，三无专长，四无人缘，一
次人事改革中，她第一批被裁下
来。和她一辈儿工作的同事，论
能力论级别都已不是这个态势，
人人安然无恙。

以后，常看见她穿着花花衣
裙在街上落寞地走。她依旧很讲
究，每天换一套，她的柜里满满
塞着当年的“战利品”，只是每一
件都显得落伍，又与她的年龄不
相称。

昔日的朋友议论起她，说：
其实挺聪明的一个人，就是看不
远，眼睛老盯着鼻子底下。

身边有许多女生，总是会
不自觉地爱上已婚男人。

本来，爱上一个已婚男人
是件老套而又无聊的事，我不
想写这个话题的。不过爱上已
婚男人的女人太多了，像前两
天，就有女人咨询我怎么才能
让一个已婚男人为她离婚，还
有人想请教怎么从已婚男人那
里得到足够多的钱。作为一个
情感专栏作家，我本来应该来
者不拒，有问就答，但这两个
问题我实在不想回答，因为这
涉及一个底线问题，作为专栏
作家应该有所坚持。

其实，爱上已婚男，有几
个是真心的呢？首先，单身女
人爱上已婚男人，主要是因为
没有看到已婚男人龌龊的一
面。因为彼此见面的机会少，
而且，一般都是欢愉之后就
撤，晚上睡觉打鼾、放屁，第二
天眼角藏着眼屎的画面都看不

到，所以以为好，其实都是幻
象，最起码是不真实的。其次，
单女与已婚男纠缠，很多都是
经济因素在作怪。像我有个朋
友，因为工作一般，收入一般，
二十六七岁了租房住，想想未
来，什么时候能不再租房？仅
为了这个小小的梦想，她就缠
上了一个已婚男，因为已婚男
有房有车。朋友希望已婚男为
她离婚，但事情拖了三年，她
迈进三十岁了，对方也没有离
婚的迹象。

其实，已婚男到底爱不爱
你是一回事，就算真爱你，要
不要为你离婚也是一个大问
题。因为离婚就涉及财产问
题，离婚的经济成本太高，除
非大富大贵，否则一般男人还
是承受不起的。具体来说吧，
有男人气度的，一旦离婚就得
净身出户，房、车没了，存款没
了，一切都从头开始，如果是

40 多岁的人，剩下的十几年，
再赚一套房子和一辆车子，也
不是容易的事，所以很多人不
敢轻易冒险。再则，一旦离婚，
房、车给了前妻，自己要租房，
要过勒紧裤腰带的生活，这对
曾经过惯舒适安逸生活的人来
说，非常不容易。我有个朋友
净身出户后就后悔了，因为租
房住实在是太无聊，生活品质
下降。他说，打拼了二十年，为
了一个女子，让自己如此悲
惨，真不值。

就算你锱铢必较，不主动
净身，但按现有的婚姻法，离
婚，很多财产也是共分的。什
么？做手脚？转移财产？对方毕
竟是自己的前妻，有的还有孩
子，让他这样做也实在不忍
心。所以，无论是净身出户还
是被迫分割财产，已婚男人都
会损失不少。而一旦没有了这
些物质诱惑，没有了成熟男人

的这些光环和实力，你还会那
么爱他吗？

已婚男人不是傻子，他们也
知道自己当初之所以吸引你，很
大一部分是因为他的经济实力，
而不是完全因为个人魅力，所以
一旦抽离了房、车这些经济诱
惑，他对你也没有多大信心。男
人虽然傲慢，但自知之明还是有
的，自己有几把刷子、有几斤几
两还是清楚的，所以他不会轻易
为你离婚，因为他不确定你是否
依然爱他——— 在他没有了钱的
时候。

所以，聪明的女人，看到
这篇文章应该有所明白，而不
是一味地纠缠已婚男。他够不
够爱你是一回事，敢不敢为你
离婚才是最关键的问题。不相
信我说的，那你继续坚持吧，
有个调查数据是，已婚男人为
小三离婚的几率只占3%，这么
小的几率你以为就会是你吗？

梅兰芳的戏迷们有一个特别的
称谓叫“梅党”，梅党们做任何事情都
以呵护梅兰芳为出发点。

梨园行讲究的是一代一代的艺
术传承，骨血是重要纽带。梅兰芳的
妻子王明华不幸失去了一双儿女，还
失去了生育的能力，那么梅兰芳就必
须要再娶一个妻子。梅兰芳的第二个
妻子福芝芳，便是梅党要人冯六爷竭
力促成的。福芝芳生在北京的一个旗
人家庭，父亲逝世很早，与母亲相依
为命。母亲一心培养女儿成名，而福
芝芳不负所望，在天桥真就唱出些名
气，被称为“天桥梅兰芳”。冯六爷先
去看了，第一眼看到福芝芳满月样的
脸庞，便觉得千好万好，这个好理所
当然包括她能“生”，便极力撮合。冯
六爷的眼光以独到而闻名，梅兰芳听
了当即心动，也就迫切地想去看，看
了觉得果真不错，这大概就是“第一
眼感觉”吧。立刻请吴菱仙前往福家
说媒。可是这媒说得并不顺畅。
福母福苏思虽然守寡多年，以削

卖牙签等小手艺维持生活，却依然保
持了满族妇女自尊自强的性格，当她
听吴菱仙说梅兰芳已有一个妻子，便
道：我家虽然贫寒，但我女儿不做姨
太太。梅家得到回话急忙商议，再至
福家禀报：正好梅兰芳是肩挑两房(俗
称一子顶二门。即兄弟两门或三门只
生有一个男性后代时，可分别为其娶
两房或三房妻子，以传几门的后代），
福芝芳入门后，梅家将把她与前边那
位太太等同看待，不分大小。福母这
才允诺了这门亲事。
1921年冬，梅兰芳与福芝芳结为

秦晋之好。同为戏里戏外人，彼此多
了一颗惺惺相惜的心。婚后，梅兰芳
与福芝芳感情很好。如冯六爷预言的
一样，福芝芳果然能生养，她给梅兰
芳生了 9 个孩子，五男四女。可惜医
疗条件滞后的社会背景之下，只有四
个长大成人，即葆琛、葆珍（绍武）、葆
月、葆玖，孩子们都是雇请奶妈喂大，
由孩子们的外祖母负责管理。

耀眼的梅兰芳需要的是一个比
翼双飞的妻子，生活上体贴，艺术上
相通。所以，福芝芳上午常伴梅兰芳
看书、作画、修改整理剧本，也常到剧
场后台做些化妆、服装设计方面的工
作，甚至演员之间有了矛盾，她还帮
助梅兰芳一起从中说和。下午闲暇
时，就同一位邻居学习编织毛线活
计。福芝芳心灵手巧，没多长时间就
精通了编织技法，会织各种花针。解
放后，梅家从上海迁回北京。北方冬
季较南方寒冷得多，梅兰芳60岁后体
型也较前发了福，购买的现成羊毛衫
裤已经有些紧了，穿着不舒服。福芝
芳就从头到脚给梅兰芳编织了粗毛
线、细毛线、深色、浅色的毛衣、毛裤
和毛背心。在这一点上，福芝芳的娴
雅是绝对不输给王明华的。
本来两女事一夫，女人是会明争

暗斗的，对此，梅兰芳是有顾虑的，但
是因为福芝芳懂得尊重王明华，两人
居然情深义重如姐妹。在生下大儿子
后，因为懂得丧子之痛，福芝芳亲自
把儿子抱给王明华欲过继给她。孩子
在王氏屋中住了一个月。满月那天，
王明华把亲手缝制的一顶帽子给孩
子戴上，让奶妈把孩子抱回福芝芳屋
中。她感谢福芝芳让子的深情厚谊，
向她道谢，还恳切地解释说：姐姐身
体不好，家中杂事还需料理，妹妹年
轻健康，精力旺盛，又有孩子姥姥在
身边帮助照看，所以拜托妹妹呵护好
梅家的这条根苗。对此福芝芳极为感
动，二人的感情更加融洽了。

夫妻感情中最珍贵的是患难时
的厮守。抗日战争时期，梅兰芳不愿
为日伪汉奸演出，蓄须明志，没有收
入，生活窘迫，存在香港某银行的钱
也被冻结了。四面楚歌，一大家人如
何生活？对此，福芝芳很镇定，始终做
支持丈夫的坚强的精神支柱。其间，
有人拿了一百根金条，试图请福芝芳
说服梅兰芳上台演出，她不为所动，
宁肯悄悄地将自己的首饰拿出去典
当，也决不应允。
1980年1月29日，福芝芳病逝于北

京。如今王明华与福芝芳陪伴在梅兰
芳两侧，长眠在香山万花山。

眼睛盯着鼻子下

已婚男离婚的经济成本

滚滚红尘

第三只眼

□陈保才

那时烟花

谈情说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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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芝芳：

同为戏里戏外人

月亮升起来了，在一堆条块
分割的高楼间，圆润、莹白，像粗
呢格子外套的领口上，一枚亚光
的银扣子。

很多年前，她还在读初中。
家里加盖了一间房子，父母身体
都不好，又没有钱请小工，所以
抹墙缝之类的小工活儿，都是自
己做了。奇怪的是，每到她做这
些事的时候，总有一个青年诡异
地出现，像骑着扫把忽然从天上
降下来似的，没有一点先兆，却
总是刚刚好。后来，几面墙的墙
缝都抹完了，她的心里，竟然生
出一丝淡淡的惆怅，宁愿这个房
子永远修不完，那样，就可以每
天中午都见面了——— 什么也不
说，就这样默默地、远远地一起
呆一会儿，在那不确定的怜惜和
宠爱里发一下呆，就很好。

幸好老百姓家的丫头蛋
儿，家务是永远也干不完的，所
以，他们总有相似的理由相见。
挑 水 ，劈 柴 ，筛 煤 球 ，打 煤
饼……手上只要一有粗活儿，

他便鬼使神差一样出现在
眼前。再后来，没事可做的时
候，他也来串门。乡村的晚上时
常停电，没有电灯的晚上，月亮
便像一个银盘子一样，把数不
尽的清辉亮灿灿地泼洒下来。
不知为什么，每到这个时候，她
心里时常会有一种隐隐的预感
似的，找出这样那样的借口从
堂屋经过的时候，总要往院里
看一眼，奇怪的是每到这个时
候，他竟十有八九会冒出来，伸
手推开篱笆门，进来关好，再把
披在身上的军大衣拉正，这才
转身向堂屋走过来。银白的雪
地上，反射着月光，也映衬着他
那张俊朗、皎洁的脸。她倒了茶
递给他，回到蜡烛前写作业，虽
然整晚上都是听他跟父母聊
天，心里却知道他大概是为她
而来的，心中也有像月华一样
淡淡的、满满的欢喜。

可是后来，他忽然就不来
了，从家人的只言片语里，也有
只鳞片羽的猜测，可是从来也没

有去深究，两个人就这么无言地
失散了，一晃经年。

再见面的时候，是在一个
车水马龙的街角。她横穿斑马
线的时候，他正骑在一辆彪悍
硕大的摩托车上等红灯，一只
脚无聊地笃笃点着地，滚圆的
大肚子腆出去老远。一阵恍惚
的惊喜之后，他请她到附近的
茶楼小坐。她于是知道了，当年
那个整天可以“骑着扫把从天
而降”的青年，心里确实是喜欢
她的。可是哪还没到哪呢，邻人
的风言风语就先出来了。母亲
劝他，别为了一点“鱼在水、雁
在天”的美梦犯糊涂，赶紧成个
家，给她生个孙子抱才是正事；
她的父母也表示，不想让人有
“使唤便宜人儿”的误解，所以
以后家里有什么事，就不劳他

费 心
了 。他 想 了 又

想，也罢——— 她还小，这
样的感情要能对她说出口，要
等到什么时候？况且他知道她
功课好，将来必定会有比自己
光明的前程，他不想让人觉得，
他是为了打什么主意才去帮她
家干活的，更不想攀高枝，让人
笑话他搞不清自己几斤几两。

从茶楼出来的时候，天色已
晚。一轮明月已然高高挂起来
了，像老屋八仙桌上的大圆镜子
一般。她抬头望了一眼月亮，又
看了一眼那个发动了摩托车还
转身对她摆手的人，不由得轻轻
叹了口气。她曾经想过，那一段
朦胧、恬淡而又萦绕于心的情
愫，究竟算不算她的初恋，如果
算，那么人世间会有多少这样的
爱，是这样不了了之的呢？尘世
里也有澄澈的朗月，可是……毕
竟是尘世啊。

疑似爱情，

貌似来过
人世间会有多少这样的爱，是这样不了了之的呢？

挺聪明的一个人，就是看不远，眼睛老盯着鼻子底下。
□童卉欣

□萧萧

□阿简


